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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国家大力支持、推进扶贫工

作，扶贫题材电视剧大量兴起，作为农村题材电

视剧子类目的扶贫剧，用影像的方式还原真实扶

贫的艰难历程，以积极昂扬的姿态和无比饱满的

热情讲述新时代新农村的故事。然而，由于题材

限制和受众审美趣味提升，鲜少有能够引起观众

强烈共鸣的优秀扶贫剧。在这为数不多的优秀扶

贫剧中，《山海情》无疑是最为出圈的一部，其

叙事打破类型化、刻板化、说教化、空洞化，力

求真、善、美，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与意义，本

文将运用叙事学相关理论对优秀扶贫剧《山海

情》的叙事策略展开研究。

一、扶贫题材电视剧的发展

“以脱贫攻坚战为背景，用电视剧的方式，

全景式展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中国农村地区

脱离贫困、走向小康的艰辛过程”［1］，就是扶

贫题材电视剧，简称“扶贫剧”。扶贫剧的创

作与时代具有紧密联系。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扶

贫工作开始，到2000年底，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

温饱问题基本解决。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

［1］张智华、李赟：《论中国扶贫题材电视剧叙事策

略——以〈山海情〉〈江山如此多娇〉〈石头花开〉等为

例》，《海河传媒》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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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山海情》是一部将 20 世纪 90 年代宁夏西海固地区脱贫故事浓缩化、影像化叙事的扶贫题

材电视剧。作品以其真实曲折的故事，多元的人物形象，丰富细腻的情节，戏剧化的矛盾

冲突生动地还原了脱贫攻坚中领导干部、基层工作者与劳动人民的双向奔赴，思想寓意深刻，

情感真挚动人。《山海情》的成功，离不开叙事的成功。本文将简单结合扶贫剧在中国的

发展状况，以叙事学相关理论为支撑，对其叙事策略展开研究，并从真实化叙事、多元化

叙事和共情化叙事三个方面进行梳理，以期为扶贫题材影视创作提供一定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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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南湘西十八洞村调研扶贫攻坚时提出精准

扶贫的要求，此后，全国性大规模的精准扶贫

工作持续开展，在基层领导干部的带领和指导

下，脱贫攻坚取得了一系列优秀成果。在此背景

下，许多优秀的扶贫剧响应时代的号召应运而

生，诸如《马向阳下乡记》（2014）、《索玛花

开》（2017）、《黄土高天》（2018）等。2020

年全面决胜小康之年，党和国家领导人民打赢了

脱贫攻坚战，结束了全国性的扶贫，解决了困扰

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在这一节点

前后，又涌现了大量优秀的扶贫剧如《绿水青山

带笑颜》（2020）、《最美的乡村》（2020）、

《一个都不能少》（2020）、《江山如此多娇》

（2021）、《山海情》（2021）等。扶贫剧具有

重要的时代价值、社会价值、教育价值，一方

面，它以现实的扶贫素材为土壤，真实地反映时

代浪潮，讲述并记录乡村变革的故事，歌颂党和

国家带领全国人民脱贫致富走向美好生活的丰功

伟绩，另一方面，构建并传达正向的主流价值

观，传播正能量，凝聚社会共识，激发爱国爱家

之情，引领人民的思想和行动，为新时代的发展

注入新的力量。近年来，党和国家加大对农村政

策的倾斜，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等有关部门加大对农村题材电视剧的扶持力

度，为扶贫剧的创作提供了良好条件。［1］但扶

贫剧也“面临作品数量少、质量参差不齐、内容

表达创新力不足、作品宣发力度不够等问题”
［2］，扶贫剧创作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二、《山海情》的叙事策略

叙事策略是影视剧中具体呈现出来的故事内

容与形式的讲述方式，回答的是“如何讲述”的

问题。［3］《山海情》将主流话语与价值观融入

人民的日常生活，真实还原了时代浪潮下多姿多

彩的扶贫画卷。它从平民的叙事视角出发，主要

聚焦于西北农村的叙事空间，以场景、人物、语

言的真实还原再现扶贫的艰辛历程。剧作遵循多

元、开放、包容的创作准则，还原情节上的矛盾

冲突，保留不同阶层的价值取向，塑造多元化的

人物形象，使得扶贫不再是一首歌颂个别先进典

型人物的赞歌，而成为一部普通人民将智慧和劳

动主动融入国家建设与发展中的史诗。此外，以

情感上的共通为沟通桥梁，将乡土情怀，奋斗情

怀，家国情怀等融入其中，将创作者、剧中人物

与观众三者的情感充分调动起来，打造共通意义

空间，成功地通过一个扶贫故事的讲述再现脱贫

攻坚的伟大、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与强大支撑。

（一）真实化叙事：平民视角，真实代入

视角对于主题的呈现具有重要的意义。创作者

选择什么样的视角往往会影响受众的观感。在《山

海情》中，剧作将扶贫的历史画卷铺展开来，以历

史见证者身份讲述，采取一种生活化的平民叙事视

角，通过真实感的营造将观众拉入这场干部扶贫、

人民脱贫的攻坚战中，真实化的处理无疑是《山海

情》最成功的叙事之一，也是让观众沉浸其中，与

人物同呼吸、共命运的最主要原因。《山海情》的

真实化叙事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场景真实还原、人

物真实接地气、语言质朴。

1．场景真实还原

连绵的荒山，黄土漫天、飞沙走石的大地，

干旱而贫瘠的土壤，濒临枯死的庄稼，黝黑脸颊

上带着高原红的村民，这是20世纪90年代宁夏西

海固地区涌泉村的真实写照，山穷、水穷、人也

［1］孙学虎、冯瑾：《〈一个都不能少〉：习近平新

时代文艺观在扶贫剧创作中的实践》，《中北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

［2］张明、刘坤婷：《扶贫题材影视剧的叙事策略和

话语建构》，《传媒观察》2022年第2期。

［3］李淑亚：《扶贫题材电视剧的叙事研究》，硕士

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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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村民一天三顿都吃洋芋；三兄弟仅有一条裤

子；扶贫珍珠鸡被偷偷宰杀得只剩一只；穷苦父

亲为了一头驴和一口水窖卖女儿……这样真实场景

的还原设置给了观众一种极大的震撼感，自然环境

的恶劣，使得生存充满了艰辛，扶贫的重要性和紧

迫性不言而喻。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扶贫政

策慢慢落实，平原上的移民村里通了电，灌溉有了

水，农民在沙漠戈壁上开垦荒地、种植粮食、引水

灌溉，以及在家门口搭建大棚种蘑菇，手里有了收

入，日子开始越过越好。进入21世纪，在一系列的

帮扶计划下，原先移民村变成了现代化城镇，出现

了便利店、药房等，戈壁滩上种起了葡萄园，在实

行整村搬迁、退耕还林的生态移民政策后，原先黄

土漫天的荒山野岭变成了青山绿地。不同场景的真

实化还原，见证了扶贫的艰辛历程——干沙滩一点

一滴地变成“绿沙滩”“金沙滩”。扶贫并非一蹴

而就的工作，这样一种不脱离实际的真实，给了观

众沉浸式参与感。

2．人物真实接地气

《山海情》的每个角色都具有平凡人物的质

感，十分接地气。村民们大多都有一种在土地

上土生土长的庄稼人的淳朴与善良，看着种下

的玉米、麦苗要旱死，心急如焚，辛辛苦苦跑

了好远买来的水舍不得喝，浇在庄稼地里，看到

外乡人死在自己的地界上，有商有量地攒钱为其

厚葬，为一方造福，他们勤劳又善良，但有时又

见识短浅，固执己见，不明利害，不辨是非。以

张树成、马得福、陈金山、凌一农为代表的基层

干部和工作者，他们贴近并关心人民的生活，为

解决扶贫中的实际困难东奔西走，常常是一副灰

头土脸也顾不上打理的模样，有时甚至赌上自己

的前途，尽管困难重重，依然冲在扶贫前线，不

计得失，不求回报，解决通电、通水、通路的难

题，寻找带领村民劳动致富的出路，推动扶贫事

业新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物都有真实

的原型，如马得福原型是闽宁镇福宁村原村支书

谢兴昌，凌一农原型是闽宁对口扶贫协作项目的

菌草技术专家林占熺，张树成原型是对闽宁镇

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李双城等。扶贫剧要扎根

现实贴近实际，就要“忠实地模仿现实提供的原

型”［1］。此外，以马得宝、白麦苗、李水旺、

李尕娃为代表的年轻人，有着每一代年轻人身

上敢闯、敢拼的鲜明个性，经历过叛逆期、迷茫

期，最终脚踏实地地奋斗出自己的事业，将自己

最好的青春奉献给家乡、社会、国家。人物的真

实接地气，给了观众多元化的代入体验，使得真

实故事有了更高的可信度和合理性，也更加具有

真情实感。

3．语言质朴

语言的质朴，通常使故事更加通俗易懂、真

实可感。剧中主要体现在方言的应用。方言是地

域文化的活化石。［2］能折射出相应的历史文化

环境、人物性格特点，强化乡土特色。故事发生

背景在宁夏与福建，两地方言都具有鲜明的地域

特色，方言的使用，一方面使得人物具有亲切

感，一瞬间拉近观众与人物的距离，另一方面，

有助于凸显人物的性格特点，强化观众对于人物

的身份认同、地域认同，比如村民李大有，大嗓

门，高语调，说话时常带“瓜怂”等俗言，凸显

急性子、爱挑事的性格特点。此外，方言的使用

制造出了诙谐幽默的喜剧效果，“喜剧性的审美

追求是中国文艺创作的一贯追求，钟情于喜剧性

的作品往往能够通过亦庄亦谐、诙谐幽默的方式

来表达深邃的主题内涵”［3］。福建、宁夏对口

［1］［波］符·塔达基维奇：《西方美学概念史》，

褚朔维译，学苑出版社，1990。

［2］林浩斌：《电影中的方言：方言介入影视的审美构

造与影视传播方言的文化传承》，《汉字文化》2021年第3期。

［3］薛晋文、曾庆瑞：《新世纪农村题材电视剧的缺失

与期待》，《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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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扶，必然涉及两地方言的交流，两地方言交流

存在障碍，这是扶贫过程中客观存在的难题，创

作者化劣势为优势，将方言闹出的种种笑话巧妙

融入扶贫的政治话语中。叙事上的喜剧风格，不

但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话语的严肃性，带来了欢

乐的效果，使得扶贫故事通俗易懂、喜闻乐见，

而且还突出了闽宁一家亲的深厚情谊，两地跨越

山海，跨越语言障碍，携手走向共同富裕，无形

中深化了主题。

（二）多元化叙事：群像塑造，以小见大

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扶贫剧描绘的

是一段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以往的扶贫剧中，

往往会为了歌颂党的领导干部、先进人物而突出

其光辉事迹、优秀品格，而忽视了普通人民的努

力。《山海情》赋予了每个角色平等的话语权，

使得每个人物立体而饱满，拥有自己的思想与意

志，从而使扶贫画卷不是单一的主角式、英雄式

画卷，而是一副多姿多彩、党民团结、其乐融融

的群像画。与此同时，利用多元化的价值观碰撞

和戏剧化的矛盾冲突推动情节发展，为观众解释

扶贫过程中的实际困难，诸如思想、价值观念转

变难等。此外，宏观叙事与微观叙事的有机结

合，使得故事架构虽然宏大，但丝毫不空洞，细

节之处见骨血。

1．多元人物，塑造集体群像

扶贫是以党的领导干部为核心，通过一系列

政策的实施带动贫困落后地区人民脱贫致富的过

程。扶贫过程中，应当有多种多样的人物角色和

形象。在《山海情》中，根据人物功能和对扶贫

政策的支持程度主要可以分为四种人物类型：

其一，政策的实施与引领者，以马得福、张

树成、陈金山、吴月娟为代表的党的领导干部，

不论是本地的还是外来的干部，其主要任务都是

负责移民安置任务，带领村民脱贫致富，当然，

其中也有麻县长、陈站长这种因官僚作风、形式

主义，本应该极力推动扶贫政策落实却在客观上

阻碍政策实施的领导干部；其二，政策的讲解与

支持者，主要是有文化、有知识的基层工作者，

推动人民群众对于扶贫政策的支持与接受，代表

人物是凌一农、白崇礼，前者以菌草技术专家的

身份为当地村民传授技术，从经济上扶贫，后者

以乡村教师、基层教育工作者的身份为当地孩子

传授知识，从教育上扶贫、扶智；其三，政策的

早期跟随者，主要是以李水花、白麦苗、马得宝

为代表的年轻人，敢闯敢拼敢于行动，积极顺应

扶贫政策，响应国家的号召，也是众多村民当中

早期致富的一批人；其四，政策的反对和晚期跟

随者，主要是在一开始不信任、不支持扶贫政

策，而经过积极引导和见证脱贫过程后，又积极

主动融入脱贫攻坚潮流中的村民，代表人物如李

大有、杨三等，开场即从吊庄移民区跑回来，不

仅自己跑，也煽动其他人跑，但在故事的最后，

他们也赶上了扶贫的快速列车，享受到了脱贫攻

坚的胜利果实。这四类人物是《山海情》中的主

要类型。在主要类型下，每个人物又各有特色。

此外，还有一些游离在主要类型以外的人

物，比如，原村里年迈的老人，安土重迁、落叶

归根的思想深入骨髓，脱贫不脱贫、移民不移民

的问题对他们自己而言已不十分重要，从侧面也

反映出了扶贫浪潮中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物质

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冲突，这些人物的设置，从功

能意义上来说，通过对于冲突的呈现、解释、化

解来达到对变革中乡村的人文关怀以及人文价值

思索的目的。总体而言，《山海情》的人物非常

多，形象层次非常丰富，多线叙事也是其一大特

色，这使得每一个人物都能在小的情节里成为主

角，从而汇成一幅群画像，使扶贫这一篇章并非

独奏曲，而成为合唱曲。

2．多元价值观的碰撞与戏剧化的矛盾冲突

人物多元也带来了多元价值观的碰撞，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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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矛盾冲突的发生。在这场变与不变的扶贫革新

中，多元价值观的碰撞正如时代的叩问，人民的

叩问，变怎样？不变，又怎样？在故事的开头，

呈现了宁夏西海固地区原汁原味的一个村庄——

涌泉村，其最大的特点是“穷”。古人云：“穷

则思变”，既然西海固地区这么不宜生存，换

个地方生活又何尝不好呢？这是以马得福、张

树成为代表的人物站在国家立场上主张移民的

观点，但对于在涌泉村生活了一辈子的大多数人

来说，变，太难了，不仅要背井离乡，还要从头

开始奋斗，比起穷，村民更怕吃苦，纷纷推让不

去。在移民不移民的问题上，两方僵持不下。此

时，村里的老支书站出来说了一句话“有奔头就

不算苦，没奔头才是真的苦”，简单的一句话，

化解了双方的价值观冲突，比起穷、苦，懒、没

骨气、坐吃等死更可怕。光给物资的扶贫是不行

的，越给越懒，越懒越穷，形成恶性循环，而要

鼓励村民创业、劳动，才能从根上解决问题。这

样的观念，在实际扶贫工作中也具有重要指导

意义，扶贫要先扶志，观念的转变往往比行动

更难。

《山海情》叙事节奏紧凑，矛盾冲突的戏剧

化呈现是其重要叙事特色。全剧中有一处非常经

典：大山里的吊庄移民户在扶贫干部们的耐心劝

说下来到宁夏平原，戈壁滩上慢慢建立了数十个

移民安置村，但村里还没有通水、通电，通水问

题是一个长期性问题，首要解决的是通电问题，

按规定移民户需满80户才有通电资格。为此，村

书记张树成多次跟变电所所长沟通、恳请，终于

得到满60户指标就能通电的好消息，他将新一批

移民安置到村内，但就在来的路上，因临时刮起

的沙尘暴，移民户走了3户，这3户使得最终的户

数只达到59户，通电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为这一户，干部跑断腿，说破嘴皮都没有用。最

终，是原村一户没有移民指标的李水花拖家带

口，独自一个人拉着车载着瘫痪的丈夫和五六

岁的女儿，在沙尘漫天的戈壁滩上走了7天7夜来

到村子，这及时的一户解决了通电难的问题。矛

盾冲突的戏剧化使得故事充满了张力，并以小见

大，通电这样一件小事况且这么难，更何况是整

个扶贫工作的开展。而即使是再小的难处，也需

要大家一起努力克服，这是扶贫剧中平凡人物也

有深厚力量的重要体现。

3．宏观叙事与微观叙事的有机结合

扶贫是一个历史过程，如何展现这个既宏

观又微观的过程值得深思。《山海情》借助主

题篇章叙事将二十五年来的扶贫故事浓缩成一

个二十三集的短剧，将宏观叙事与微观叙事有

机结合起来。全剧总共有六个篇章：第一章 吊

庄1991年、第二章 移民1996年、第三章 双孢菇

1998年、第四章 梦的翅膀2001年、第五章 迁村

2004年、尾声 美丽家园2016年。这六个篇章分

别围绕不同的主题讲述了一个个具有典型性、代

表性的故事。将这六个篇章合起来又是一个完整

的大故事。故事与故事之间的串联借助旁白、换

幕讲述。

例如，在第四章梦的翅膀的讲述中，大的主

题围绕乡村教育扶贫展开，大主题下设计了丰满

的情节：在东西对口援助下，宁夏地区持续对闽

输出高报酬劳务人员，这使得农村家长都想要早

点送孩子去打工，为此，农村家长谎报自家孩子

的年龄，中断其学业，强行破坏九年义务教育制

度。坚守在教育扶贫一线的白校长，坚持认为知

识才能改变命运，教育才是脱贫的根本。为此他

拦下去福建打工的车，将未满十六周岁的学生拦

下，到学生家里去家访，坚持让所有的孩子回到

课堂，但却遭到了家长的冷眼，地区教育局对此

事也置之不理。白校长束手无策，最终用前途换

来教育部禁止未满十六周岁学生辍学打工的文

件。白校长的工作移交给了从福建来的郭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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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剧《山海情》的叙事策略

一位因为亲眼见证过教育贫困，而甘愿留在宁夏

的年轻老师。少年强则国家强，青年学生才是国

家的未来，教育扶贫是扶贫题中的应有之义。

（三）共情化叙事：共情传播，寻求共鸣

共 情 （ E m a p t h y ） 一 词 由 心 理 学 家 爱 德

华·铁钦纳（Edward Titchener）于1909年首次

提出，是指“个体基于对另一个人情绪状态或

状况的理解所做出的情感反应，这种情感反应

等同或类似于他人正在体验的感受或可能体验

的感受”［1］。“共情”起初是哲学、美学、心

理学的概念，近几年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被广泛

运用。我国学者将共情概念引入传播学中，认为

共情传播是“共同或相似情绪、情感的形成过程

和传递、扩散过程”［2］。《山海情》在创作过

程以平民视角在主线扶贫叙事中融入了爱情、亲

情、友情等人类最普遍、最共通的情感，以及观

众喜闻乐见的励志、喜剧元素，以乡土情怀、奋

斗情怀、家国情怀为情感纽带，通过共通情绪、

情感的传递感染观众，达到与观众良好沟通的效

果，使其对故事内容、传递的价值观产生强烈的

认同，从而实现共情传播。《山海情》独特的共

情化叙事策略使最后的扶贫呈现出“大团圆式”

的结局不再突兀，这样的结局实际上也是每个中

国人心中希冀的美好图景，它代表着勤劳勇敢的

中国人通过劳动、努力收获幸福。

1．植根乡村的乡土情怀

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是乡土性的［3］。乡即

乡村，故乡，土即土地，耕地，在传统社会中，

乡村和土地成为中国广大农民生产生活的场所和

生存的依托，农民、土地、乡村三者在长期生产

实践中形成相互依存的关系，农民在土地上刨

食，发展农业生产，土地孕育了农作物，也培养

了农民淳朴善良宽厚的性格，乡村是农民世世代

代的居住地，农民对乡村有着深厚且独特的情

感，土地和乡村一并构建传统社会的景观，也孕

育出独特的乡村文明。由于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

以及文明文化的传承，中国人骨子里都有一种乡

土情怀，即一种对于故乡、家园深深的眷恋、守

望之情，重视家庭、热爱土地、落叶归根的思想

早已深深植入了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山海情》

扎根真实的乡村生活，其用了不少笔墨描绘农

民、土地、乡村，激发了观众心中的乡土情结与

乡土情怀，使得扶贫记录史也成了我们回望家乡

发展越来越好的一部历史。故土难离，唯一的希

冀是希望它越来越好，在“尾声 美丽家园”的

篇章中，白老师和外来的青年教师依然驻守在乡

村；以马得宝、白麦苗为首的年轻人毅然回到了

自己的家乡，建设美丽家乡；西海固贫困地区的

老人们从山沟沟里搬迁到新的家园上，将从原始

乡村里带出来的“根”继续扎在新的肥沃的土壤

上，而原先的山沟沟、荒山野岭在退耕还林后都

变成了青山绿地。乡村文化的“根”不会断，搭

上易地扶贫的班车后，乡村会振兴，会重新焕发

出新的活力。

2．追寻未来的奋斗情怀

每个人都会有年轻的时候，都会有追寻未来

的奋斗时刻。在奋斗中悲伤、迷茫、快乐、成长

的情绪情感往往是共通的。《山海情》在主线扶

贫的叙事外，还为剧中的几个年轻人各自开辟了

一条成长、奋斗叙事线，融入了励志、喜剧、爱

情等大众化元素。白麦苗作为最早一批赴闽打工

的宁夏人，经历了一系列考验和挫折，成了车间

小组长，成了回到家乡宣讲的先进模范，她用实

践和行动证明了宁夏人和福建人一样爱拼、有干

［1］陈武英、刘连启：《情境对共情的影响》，《心

理科学进展》2016年第1期。

［2］赵建国：《论共情传播》，《现代传播（中国传

媒大学学报）》2021年第6期。

［ 3 ］ 费 孝 通 ： 《 乡 土 中 国 》 ， 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

2012，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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劲儿，为扶贫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

献。马得宝在外出遭遇困难后回到了村里，作为

村里最早相信科技扶贫的年轻人，凭借自己踏实

肯干、吃苦耐劳的优势，成了第一个种出蘑菇、

致富、带动村民致富的有志青年。与此同时，李

水花、马得福、李水旺、尕娃的奋斗成长之路也

让我们感受到了与人物一同成长的喜悦。在扶贫

的大背景下，每个人都通过自己的努力迎来了美

好生活，他们将自己的劳动奋斗融入脱贫攻坚的

大浪潮中，将自己最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祖国、

人民。

3．融入时代的家国情怀

所谓的“家国情怀”，是主体对共同体的一

种认同，并促使其发展的思想和理念。［1］“国

是最小家，家是最小国”，在家国同构的共同体

意识下，国与家同呼吸共命运。中国作为世界上

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其脱贫攻坚、精准扶贫

的故事就像中国神话典故“愚公移山”一样艰辛

和漫长。在一代接一代人的努力下，小家大家共

同迈向共同富裕的阶段，使得富强的实现不仅是

国家层面的富强，也是人民层面、小家层面的富

强。国家的日益强大，为小家的生产生活实践提

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小家的日益强大，又

为国家的繁荣昌盛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扶

贫剧《山海情》中，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国家对

于扶贫地区的关心以及给予的强大支撑。在吊

庄移民村慢慢发展起来时，国家对西海固的扶贫

工作展开东西协作扶贫，把福建和宁夏确立为对

口关系，福建连续三年每年给西海固的扶贫投资

一千五百万的同时，开建学校、邮局、银行、医

院等配套设施。当移民村发展成闽宁村，福建省

委省政府又开展了一系列的帮扶计划——基建帮

扶、产业帮扶、教育帮扶、金融帮扶、医疗帮扶

等，通过科技帮扶帮助不能外出打工在家的人发

展庭院式经济，种植蘑菇实现创收。随着闽宁村

发展成闽宁镇，国家为了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扶

贫红利，得到更多教育的机会、医疗的机会、就

业的机会，对原贫困村实行整村搬迁、生态移民

的政策。尽管在各个篇章的叙事过程中，国家政

策的支持、异地的帮扶一笔带过，但每一次的帮

助都至关紧要，搬走了扶贫路上的大绊脚石，推

动着脱贫致富迈向新台阶。《山海情》的“情”

也正是这样一种家国情怀的体现，从县、市、省

到中央，上下一心，先富地区持续帮扶贫困地

区，先富人员持续带动后富人员，每一个小家正

是这样的过程中逐渐走向富裕、逐渐跟上国家的

发展步伐，筑牢了共同体意识，将爱国爱家之情

都融入了时代发展中。

三、结语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山海情》不

仅是一部优秀的扶贫剧，更是一部传播主流价值

观、充满正能量的主旋律影视剧。它短小精悍

又掷地有声，它追溯过去又面向未来，它立足国

内又放眼国际，体现了中国式脱贫致富的艰辛历

程、丰硕果实和里程碑意义。新时代扶贫题材电

视剧的创作依旧热门，扶贫剧想要讲好中国脱贫

攻坚的故事就要从实际出发，以人民为中心，不

断拓展扶贫主题思路，创新运用多样化的叙事手

段和叙事策略。此外，也要做好优秀扶贫剧的传

播工作，完善并创新传播渠道，重视社交媒体平

台的宣发，充分发挥扶贫剧的传播价值，增强国

内国际的影响力，使扶贫剧成为讲好中国脱贫故

事的重要载体，更好地树立中国的大国形象。

［沈宇婷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

播学院］

 

［1］杨清虎：《“家国情怀”的内涵与现代价值》，

《兵团党校学报》2016年第3期。


